
浩天出了机场，看到举着牌的和没举着牌

的人都仰着头一字排在隔离绳的后面，浩天就

一屁股蹲在了拐角处。其实他知道没有人会来

机场接他，他只是觉得真的有点累了，想歇一

下。

浩天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没睡个好觉了，这

几天忙着办加急签证，订机票，整个脑子晕乎

乎的，一个人软得像条湿答答的毛巾。两年前

浩天就盼着来加拿大了，可是没想到的是来得

这样的匆匆。

两年前，浩天进入博士研究生的第二年，

柳烟跑来告诉他，她已经收到了加拿大一所大

学的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她让浩天与她一

起走，不要在国内读研究生了。这已经是两个

人之间争论的一个老话题了。浩天希望在国内

读完博士，再找机会出国，要不然这两年的博

士 就 白 念 了 。 柳 烟 则 一 意 要 走 ， 其 态 度 的 坚

决，完全不像平时小鸟依人的样子。

柳烟和浩天在同一个导师下攻读研究生，

只是浩天比柳烟早了两年。在浩天进入博士生

学习的时候，导师对他说，有一个硕士生开始

论文阶段，要浩天协助一下她的实验工作。那

天浩天正在做实验，实验室的门“嗵”的一声

被打开了，进来一个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姑娘。

在浩天的记忆中，他很久很久没有见到过这样

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了。

柳 烟 去 加 拿 大 后 ， 两 个 人 每 天 都 会 互 发

一封短讯，每隔一天都会通一次电话。可是这

一次浩天已经有两个星期既没有收到柳烟的短

讯，也没有打通过她的电话。浩天心中有丝不

安，决定亲自到加拿大走一次。

浩 天 依 照 短 讯 中 柳 烟 的 地 址 找 到 了 那 栋

公寓。楼道里一个男孩正要出房门，听说浩天

要找柳烟，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浩天说：

“我带你去见公寓管理员，他知道。”公寓管

理员问明了浩天与柳烟的关系，要他在房里坐

一会。很快来了两个高高胖胖的警察，告诉浩

天，柳烟已经失踪近两个星期了。上星期在公

园的湖里发现一具不完整的尸体，但已查明是

男尸。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柳烟已经

死亡，所以他们正在努力寻找。警察要浩天提

供尽可能的线索，譬如两星期前的短讯记录。

出了公寓，浩天不知不觉到了那个公园。

已是初冬季节，又是平平常常的日子，公园里

寥 无 人 影 ， 只 有 满 眼 残 缺 的 枯 枝 和 腐 败 的 落

叶。公园深处是一大片湖面，浩天沿湖坐了下

来。夜色渐渐漫过小树林，盖住了湖面。湖上

蒸腾起了似烟的雾，又扬起了似雾的雨。面对

青 黛 色 的 湖 水 ， 浩 天 忽 然 想 柳 烟 会 不 会 在 里

面，柳烟会不会过来见他。浩天给柳烟的手机

拨了个电话，手机里依然是空号音。浩天盯着

那烟雾雨笼罩着的湖面，湖面上却只有晚风拂

起的涟漪。浩天叹口气，心头闪过方文山的那

两句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飞 机 在 日 本 上 空 盘 旋 ， 东 京 到 了 。

从空中看日本，是一个小小的岛子。东南

沿海地区，是大片大片水泥巩固的海岸。

进日本的手续很繁琐，也许是因为过境居

住的人多，排队时间很长。手续办完后机

场大巴拉我们去住航空大厦。接待我们的

小伙子叫氏家子，拿了机票在电脑上查很

久。儿子因为倒时差，身体不舒服，站久

了，很烦。我问有什么问题吗？那氏家子

像没听见一样，又找长官，又打电话，我

想大概是在芝加哥停过一夜的原因，可他

不理我，我也没办法解释，只好等待。

终于办完，那时日本已是午夜11时，

而加拿大还是白天。我们实在睡不着，就

去看夜景。

出 了 大 厦 ， 发 现 地 上 的 车 道 都 是 中

文，还有点古文的意思。比如慢行道，日

文标是“徐行”。面馆门上挂着大红幌

子，中间大写一个黑黑的“面”字，让人

想起梁山水浒的大旗。推门进去，那小小

的店堂煞是忙碌。一个日本男人率领几个

女人正在热闹的工作。男人黑衣宽袖，头

上系一条寸宽黑带。女人红衣滚黑边，头

上系一条寸宽红带。其中领头的最惹人注

目，是一个眼大颧高，痣多唇厚的女人，

一把黑发高高地系在头顶。每出一碗面，

她们都要嘿上一声，有时还响亮的击上一

掌。那样的场景，比小时看的《排球女

将》有过之无不及。本来以为那只是戏，

今日一见才知道日本人是生活在戏里。

而那领头的女人，总是让我想起孙二娘。

面馆里当然没有人肉包子，只是那黑男红

女，雪亮刀叉，热气腾腾，竹杆挑起的门

帘，都有明清小说之风。

对 面 坐 的 一 对 青 年 男 女 ， 说 呢 哝 吴

语，男孩染一头浅黄头发，十八九岁摸

样，女孩看着大一些，美艳惊人，两人做

小儿女状。只是在不经意的一瞥中，我看

到那男孩裸露的臂膀上十分明显的AID斑

点。

也许是日本海湿润的水汽与我习惯的

内陆不同，这一夜我睡得很难过。

早 餐 是 自 助 餐 。 日 本 的 菜 肴 体 现 出

日西和璧的特点。寿司和咸菜及汤都很精

致，有中餐之余韵，比如豆腐干拌海带。

粥有多种，白粥最受欢迎。西点很正宗。

留心看看，西人拣西餐，中国人还是喜欢

中餐。斜对面的日本女人带两个孩子，拣

的倒都是西点。

二战之后日本变成美国的占领国，生

活方式和社会制度都有改变。日本是一个

小型的北美，只是地方小，生活有原本的

方式，但已西化许多。加拿大人常视日本

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就在于他们对日本了

解较多，而日本现代的文化，应该说是东

西兼并的。

儿子最喜欢的是日本机场的免税店。

同美国的免税店相比，日本除有香烟美酒

外，还有小工艺品，如煎茶，歌舞伎娃

娃，和服，折扇，上面色彩缤纷的画着美

奂美伦的唐代美人，标准是以胖为美，羽

毛一样的眉，小鱼一样的眼睛，凝脂双

肩。所有的玩艺儿都是精致有余，大气不

足。

然而日本瞄好了是要赚中国人的钱。

暴发的中国少数人也的确是有钱可赚。去

北京的飞机上，几乎都是同胞了。在日本

机场等机时，有一个国内来的十几个人，

扎堆在一起打扑克，山呼海啸，还有人脱

了鞋，把脚架得高高的。他们穿清一色的

黑西服，拎密码箱。在免税店挥金如土。

日本人会做生意，专配了中文服务，见你

买东西，貌似留学生的服务员就来帮助，

不像在北美，服务员无论黑白黄哪种，张

口就是：English or French?

路过日本

作 为 年 度 的 文 学 征 文 活 动 ， 协

会 一 直 没 有 断 过 ， 虽 然 活 动 规 模 不

大 ， 但 是 ， 对 促 进 写 作 有 很 大 的 帮

助 。 这 些 活 动 包 括 的 主 题 有 ： “ 走

在 八 月 的 街 头 ” ， “ 我 遇 到 的 一 件

小 事 ” ， “ 我 所 认 识 的 加 拿 大 人 ”

等等。

在 方 元 担 任 主 席 期 间 ， 他 积 极

地 推 动 了 会 员 之 间 的 创 作 和 交 流 。

提 出 了 创 办 《 电 子 月 刊 》 和 “ 魁 北

克 华 人 作 家 协 会 博 客 ” 的 提 议 ，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开 始 ， 《 电 子 月 刊 》

正 式 向 会 员 见 面 。 到 二 零 一 一 年 九

月 ， 共 出 四 十 一 期 ， 大 约 四 十 一 万

字 。 《 电 子 月 刊 》 每 月 一 期 ， 以 内

部 交 流 形 式 ， 通 过 邮 件 发 送 所 有 会

员 。 内 容 包 括 ： 文 学 信 息 的 交 流 。

诸 如 ， 征 文 ， 讲 座 ， 会 员 作 品 选

登 ， 文 学 评 论 ， 创 作 情 况 通 报 ， 会

员 新 出 版 物 和 长 篇 小 说 完 成 情 况 ，

名家作品欣赏，创作体会谈等；另

外，还有协会有关信息。诸如，新

会员入会消息，新老会员来信，会

员心声和意见。《电子月刊》受到

了会员们的欢迎，负责编辑工作的

冰蓝，也在不断地改进中，使《电

子月刊》成了大家不可缺少的“信

息带”。

《 博 客 》 （ 作 家 协 会 ） 也 在

同 年 创 办 ， 成 了 文 友 作 品 的 展 示 平

台 。 几 年 来 ， 墨 浪 先 生 为 此 做 了 大

量 的 工 作 ， 从 未 间 断 过 《 博 客 》 内

容 的 增 加 ， 尽 管 本 人 不 在 蒙 城 ， 仍

然在出着一份力量。

 从二零零九年开始，协会有了

常 态 化 的 ， 有 计 划 地 的 文 学 活 动 。

例 如 ： 组 织 过 “ 小 说 创 作 系 列 ” ，

“ 诗 歌 系 列 ” 等 。 从 什 么 叫 小 说 ，

到 小 说 的 题 材 ， 构 思 ， 故 事 的 设

置 ， 小 说 的 欣 赏 等 ， 全 方 位 了 解 和

学 习 。 在 时 间 上 也 明 确 规 定 ： 每 月

的 第 一 周 周 五 晚 上 ， 为 固 定 小 型 讨

论 活 动 时 间 ， 以 “ 只 要 参 与 ， 必 有

收 获 ” 为 “ 口 号 ” ， 协 会 希 望 对 不

同 专 题 有 兴 趣 的 朋 友 参 加 ， 不 强 求

所 有 人 。 这 些 做 法 ， 使 大 家 的 学 习

兴趣大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 零 一 零 年 到 二 零 一 一 年 ，

魁 北 克 华 人 作 家 协 会 主 办 了 第 一 次

《 魁 北 克 华 文 文 学 奖 》 活 动 。 这 次

活 动 的 宗 旨 是 ： 从 更 高 的 文 学 意 义

上 主 办 文 学 奖 ， 强 调 文 学 奖 的 严 肃

性 和 文 学 性 ， 这 是 协 会 十 几 年 来 主

办 这 类 活 动 基 础 上 的 发 展 。 并 确 定

这 一 文 学 奖 活 动 ， 将 作 为 协 会 的 固

定 文 学 奖 项 ， 一 等 奖 为 三 百 元 加

币 ， 在 二 到 三 年 中 举 办 一 次 ， 建 设

成 协 会 的 “ 品 牌 ” 。 这 次 活 动 ， 是

由 协 会 用 自 己 力 量 完 成 的 ， 取 得 了

很 大 的 成 功 。 从 作 品 的 评 审 到 最 后

的 颁 奖 ， 都 显 示 了 协 会 的 能 力 。 文

学 奖 的 征 文 主 题 为 ： “ 关 于 移 民 生

活 ” ， 放 宽 了 大 家 的 写 作 范 围 。 依

天 写 的 关 于 家 庭 生 活 矛 盾 的 小 说

《 家 庭 阵 地 的 失 守 》 获 得 了 一 等

奖 。 从 文 章 的 质 量 来 说 ， 也 是 历 次

最好的。

目 前 ， 协 会 的 发 展 到 了 十 分

兴 旺 的 时 期 ， 会 员 参 与 活 动 的 积 极

性 十 分 高 涨 。 由 协 会 计 划 出 版 的 魁

北 克 华 人 作 家 协 会 会 员 作 品 选 《 岁

月 在 漂 泊 》 ， 包 括 诗 歌 、 散 文 、 小

说 、 评 论 、 杂 文 、 报 告 文 学 和 传

记 ， 已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出 版 。 这 本

书 ， 成 为 加 拿 大 首 部 用 华 文 写 作 出

版的书。(14)

野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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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酒坊笔记

童年时，我家总养着猫。

俗话说，家穷老鼠多。农村穷人家大

概是这样。猫是老鼠的天敌。猫捉吃老鼠

帮人除害，是猫的功劳。

猫 咪 ， 长 得 好 看 ， 性 情 温 顺 ， 乖 巧

机敏，干净卫生。老鼠常在夜里出没，猫

也多在夜间捕鼠，所以人说“夜猫子”。

黑暗里，我看见猫眼泛光，有点吓人。我

哥 说 ： “ 猫 是 火 眼 金 睛 ， 夜 里 能 看 见 老

鼠。”吃饭时，猫咪总是仰脸看着我，不

时“咪咪”叫，是想要点吃的。妈不让我

多喂猫，说饿猫才去捉老鼠。我妈很喜欢

猫，纺棉花时，妈盘腿让猫坐在她怀里。

妈还教我学小曲：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小妮呀，逮猫来，老鼠咕噜滚下来。

我撂一个绒线球给猫咪，它会蹦跳扑

上去，用爪拨动绒球子玩耍，在地上翻身

打滚，灵巧地玩着花样，很逗人喜爱。

我 听 说 过 猫 的 故 事 。 说 是 很 久 很 久

以 前 ， 人 间 闹 鼠 灾 ， 老 鼠 把 婴 儿 都 咬 死

了。孙悟空行善救人，到天上跟御猫说人

间千好万好，愿意带猫来下界来看看，再

把它们送回天上去。一些猫就这样被孙大

圣带到人间，待猫吃了很多很多的老鼠。

鼠患不成灾时，御猫想回天上，却再也找

不到孙猴子。后来听说孙猴子保唐僧西天

去了。猫咪回不了天宫也只好留在人间。

直到现在，猫咪还在埋怨骗了它们的弼马

瘟。猫睡觉那呼噜呼噜声，是在埋怨孙猴

子“许---送，不---送，可---恨，猴---

精。”

一 天 ， 我 哥 笼 子 里 养 的 画 眉 鸟 被 我

家猫咪偷吃了，哥哥气得拿棍子要打猫，

我抱着猫咪不放。第二天，我家猫咪不见

了。哥说他去卖菜把猫咪带出去给扔（抛

弃 ） 了 。 听 了 我 哭 ， 妈 安 慰 我 说 ： “ 狗

记千（里），猫记万，一个小鸡还记二里

半。猫咪还会回来的。”

毕业我在城市工作，回乡看妈妈，我

讨了一个小猫咪回来养。猫咪爱吃鱼，我

买便宜的泥鳅给它吃。谁知猫吃了泥鳅，

别的什么都不肯吃了，真是个“馋猫”。

到了冬季，市场上没有卖泥鳅的，猫咪总

“咪咪”地跟着我叫饿，弄得我也发愁。

后来，我买小鱼吃，给猫吃鱼头。转眼，

猫咪又“嗷嗷”地叫起来，夜间叫声越来

越难听。             

“你家猫咪‘叫春（发情）’哩，”

邻人说，“赶快给它找朋友吧。”

我 借 来 一 只 男 猫 ， 把 门 窗 关 严 ， 担

心 弄 丢 了 。 几 天 后 ， 女 猫 不 叫 了 。 我 去

抓 男 猫 准 备 送 还 ， 谁 知 那 猫 张 牙 舞 爪 的

拒 捕 ， 女 猫 也 怀 有 敌 意 地 对 我 瞪 着 眼 睛

叫 。 为 抓 男 猫 我 费 了 九 牛 二 虎 之 力 ， 手

也 被 它 抓 破 了 。 我 要 注 射 狂 犬 疫 苗 ， 弄

得很麻烦。

后来，我家猫咪生了四个小猫仔。看

着小猫娃一天天长大，我一家人都高兴，

特别是两个孩子。一天，邻居找上门来，

说我家大猫咪偷吃了他的雏鸡。我生气地

去打猫咪，它躲着不出来。我把盛小猫仔

的纸箱从床下拉出来，大猫忽地窜出来跳

到箱子里，叉开四腿用它的全部身躯护卫

着小猫仔。我打大猫它丝毫不动。我明白

了，老猫的意思是，任凭你怎么打我，你

也不能打我的孩子。

多么大的母爱啊！我吃惊地看着这一

切，再也不忍心下手了。

来到加拿大，我儿子家也养一只猫，

小猫跟我很亲近，我买猫食给它吃。一生

我 喜 欢 猫 ， 按 现 在 的 说 法 ， 猫 咪 是 我 的

“宠物”。

与猫有情缘，让我多了一份快乐。您

说是吗？

养猫侧记
■ 张廷华

不知是谁

不知什么时候

发明了“二合一” 的配方

 

我们像喝下仙丹一样

变成疯狂的淘金者

挖掘冥冥中的“另一半”

 

当两颗吸引的心碰出火花

我们就像挖到了金沙

不惜用婚姻把它收藏提炼

 

岁月的飞轮在无情的转

有多少磨成了梦中的金子

又 有 多 少 却 把 彼 此 打 磨 得 遍 体 鳞

伤？

灵魂二合一 
■ 芦苇

天青色等烟雨
■ 袁 真

我 七

岁 离 开 故

乡 。 那 以

后，似乎我

的一生总是

在一个无法

实现的还乡

的梦魇里，

时而半醒，

时而远离。

我刻骨铭心

地记得那一

日天清云淡，年幼的我站在老家土屋旁的

竹林小道上——无名野花，淡粉色的花朵

静静立在生了青苔的石上，一幕幕山脉在

蓝色轻霭里娴静不语，我是一个7岁的乡

下姑娘，迫不及待地向青梅竹马的玩伴宣

布我就要去城里了。

仿佛这一走就是一万年。不对，事实

比一万年更久，因为那以后我的故乡竟然

也在短短几年中消失殆尽，消失成一个幻

觉。我的故乡成了一个永远回不去的，只

存活于梦魂深处的所在。改革，开放。村

子里不再有人，年轻人归乡只为给老人送

终。祖父母辈相继离世，父母辈进城，而

那些荒芜的坡地和被污染的水稻田，没有

野花的房前屋后——我渐渐觉得自己仿佛

是一条失了群的马，没有家的土狗，或者

其他任意一件东西，我孤独的在这个并不

属于我的世界上走来走去，有时候甚至风

风火火，如同一阵无名的愤怒促使一个疲

惫的灵魂爆裂。

原来所谓还乡，真的只剩一种被一棒

打昏的痛觉。

后来我越走越远，那也许是源于一种

类似美梦破灭的绝望。也不是绝望，真的

绝望了也许就无所谓了。那大概是一种不

停被牵扯的痛感，但你永远找不到谁在牵

扯你，源头在哪里。而我永远无法停止寻

找。我甚至企图去地球的另一边找到童年

时代见过的那片清淡的山水！故乡故乡，

故乡在无数帧夕阳的碎片里，碎得那么无

可挽回，如一地清亮的时光刹那间溶入泥

土，而我站在这镜像边，只来得及目瞪口

呆，而后是长久地愤怒，不可磨灭的愕

然。

而 故 乡 的 影 子 无 处 不 在 —— 许 多 年

以后，当我终于为还乡走得如此之远，在

一个连白天黑夜都与故土颠倒的地方，我

终于明白哪里也没有我的故乡了。于是我

聊醉于陶渊明的诗集，抑或董源的《溪岸

图》。童年的只山片水闪闪躲躲，在一堆

发黄的故纸上。而当我在异国的落日斜晖

里和卷遥想起自己家乡的竹岸流水来——

一九八几年的中国，四川，溪流翻越原

野，野雾濡湿洁白稻花……我突然又想起

云梦泽来，想起唐宋的诗人们总是以一种

无限神往的语气提及这片消失在上古时代

的浩渺湖泽。

那一刻我觉得唐宋人是幸运的，因为

他们出生的时候，云梦泽就已经消失了，

他们只是在古书上读到了云梦泽而生出一

种纯粹的神往。

而我的云梦泽就毁灭在我眼前，活生

生的，血淋淋的。

人活着究竟是为了名为了利，说到底

哪一样也和我没有干系。而所有那些使我

魂牵梦绕的人和物，炊烟，清岚，早已飞

散，仿佛一幕大戏，我刚刚看了个开头，

正兴味盎然，所有演员和布景便突然间以

一种不可理喻的方式集体消失在舞台上，

而后又来了其他演员，但不久他们也消失

了，然后又是新的演员新的剧情。我目瞪

口呆，我的目瞪口呆终于又成为了一种习

惯，我就那样陷入一种长久的怅然若失，

满目艳绝世界，不及一堆故纸。

■  朱篱还乡的梦想

■ 陆蔚青

文 出 国 近 二 十 年 ， 自 从 出 国 后 就

再 也 没 有 和 父 母 兄 弟 一 起 吃 过 年 夜

饭 。 文 每 年 的 年 三 十 总 是 在 长 途 电 话

里 ， 喜 气 而 又 有 些 吵 杂 的 爆 竹 声 中 加

入 一 家 的 团 圆 。 今 年 文 总 算 把 一 切 工

作 ， 家 里 的 事 情 安 排 停 当 ， 拿 了 两 周

的 休 假 ， 乘 飞 机 ， 坐 火 车 终 于 在 小 年

夜 到 达 家 乡 。 父 母 兄 弟 和 小 辈 们 早 已

在 火 车 站 等 候 了 。 文 心 里 很 激 动 ， 阔

别 二 十 年 的 过 年 团 圆 。 父 母 老 了 ， 白

发 多 了 ， 父 母 话 也 不 多 ， 只 说 回 来 就

好 ， 回 来 就 好 。 年 三 十 ，一 家 人 坐 在

团 圆 的 桌 上 ， 小 辈 给 长 辈 请 安 拜 年 ，

父 母 给 孙 儿 孙 女 发 红 包 。 文 也 把 早 已

准 备 好 的 红 包 给 了 父 母 和 侄 女 侄 儿 。

侄 儿 侄 女 出 去 把 喜 庆 的 爆 竹 点 响 。 一

家 人 开 开 心 心 沉 浸 在 久 违 的 团 圆 氛 围

中。

文 一 觉 醒 来 ， 怎 么 又 做 了 一 个 年

三 十 的 团 圆 梦 ， 在 这 个 远 离 过 年 的 日

子？

过  年
■ 飘尘永魂

 [小小说]


